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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常有些男青
年以遭受失恋打击为名找

到我，要我陪吃陪喝陪聊
天，话锋一起，尽管无非她
不爱我我爱她之类，却也常
能絮叨个半天。我开始时只
会用灌酒来解决，每当那家
伙的语速已经比屁股着了
火的豹子还快，我就高举手

中的啤酒，喊一声：别说啦！
喝酒！他便会苦笑一声，把
酒送到嘴边，深饮上一
口———这样，我至少可以拥

有长达五秒钟的安静了。只
可惜，往往是酒杯一放下，
豹子屁股上的火就又着起
来了，直到我把关于“创伤
性抢救”的救命理论应用起
来，局面才得以好转。

几个月前我和朋友走访
了一家临终关怀医院，走访
的收获除了见到很多可爱
的老人，得到了一位住院的

老奶奶送我的纸鹤之外，就
是听说了这个词。“创伤性
抢救”是指那些虽能够延长
病人生命，但会给病人身体
带来极大损害和痛苦的抢

救方式。该院院长说，这家
医院一个原则就是对于那

些被判定确实处于临终状
态的病人，在征得病人本人
和家属同意后，将不再进行
任何类似的创伤性抢救。因
为病人在世时的幸福和尊
严，远比身心遭受极大痛苦
所换来的那一段生命质量

已经极其低下的生存时间，
更应受到尊重和保护。

一段即将结束的感情，
和一个垂死的病人又有什
么区别呢？我们不忍看感情
就此结束，和我们不忍眼见
亲人的生命结束又有什么区

别？生命我们无法挽留，感情
我们也无力回天———真有办

法也就不会失恋了。可是，我
见到的大部分失恋男青年在
失恋之后的反应都是因心怀
不甘而痛苦万分，继而不择
手段，要以各种手法去“挽

回”已经失掉的感情。
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这

个理论登场的时候了：与
其冒冒失失地去挽回，还
不如先好好想想到底是否

还可能挽回。如果两个人
确实已经有了不可调和的

矛盾，分开便是迟早的事
情，这样的前提下还要去
把这死马当作活马医，必
然是空费心力，而且，人不
是马，不仅要空费心力，到
时候，还要把自己和对方
都弄个伤痕累累，已经死

去的那段感情也难免不得
全尸，何必呢？———根据我

的辅导经验，大部分失恋
青年听到这些，就已经不
太再会做什么伤害自己伤
害别人的冒失举动了。我
不是反对情侣复合，医院里
拒绝“创伤性抢救”的前提
是确定病人的病情已不可

逆转，并不是让所有感冒病
人也都开始拒绝吃药，对于
情侣来说，也是要先确定感
情确无复合的可能或必要
了，这理论才好施展。

我就是这样做失恋青年
的思想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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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父亲去世了，我
感到很凄凉，因为老人是死

在养老院的。老人四十岁时
丧偶，到死都未再娶，他有
四个孩子。我和这个老人曾
经在一起聊过天。那时我还
在上中学，稚气未脱。记得
是学校留作业画速写，我想
到他家养了许多鸽子，便去

借鸽子。那天的天气不怎么
好，他坐在红色的沙发上，
戴副黑框眼镜，由于牙齿过

早脱落，他抿着嘴，看上去像
个老太太。我在院里折腾大
半天，也抓不到鸽子，只得傻
愣地站在旁边，结果什么都
没画成。当时，我真的是狼狈
不堪，几只鸽子扑腾着翅膀，
脱落的羽毛四处弥漫。他不
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对
面，眼镜摘掉了笑眯眯地看
着我。突然，我脸红了，直到
现在，如有人笑眯眯地看着

我，我也会感到害羞。
后来，从院子里回到他

家，我坐在沙发上，为鸽子的
事郁闷，灰心丧气。老人又戴
上了他的老花镜。是呵，那年

他的眼睛就花掉了，当时我
并没有留意到。他问我爱喝

什么，我摇头。他进厨房倒了
杯汽水放在桌上，我记得是
“北冰洋”牌的桔子汽水。按
辈份，我要叫他爷爷，可他不
让，偏让我叫他大叔。他说他
在退休前是个工程师，搞建筑
学，还在首钢工作过一段时

间。当他问我数学成绩如何
时，我吐了吐舌头说，数学老
师最不喜欢的学生就是我，我
不会拍马屁。他听后，哈哈大
笑，说我还是个小孩呢。

那会，我刚转学，每天
住在姑妈家，恰巧离他住的

地方不远。我是八十年代出
生的孩子，一般说独生子女
都比较娇生惯养，什么都不
会，可我十几岁时就能自己
做饭。有几次，我去他家吃
饭，都是我做给他吃。我喜
欢紫竹院的竹林，放学后，
跑到假山上写写画画。有时
候我会在那里遇见他。他的

几个儿女都忙于工作，平时
不能陪他，所以他养成了独

自出门散步的习惯。有时，

他会盯住一颗干巴巴的柳
树发呆。有一次放学，透过

公园的栏杆，我看到他微张
个嘴巴，望着柳树一副痴迷
的样子……当时我并不能
从中体会出什么，只是觉得
有些奇怪。现在，我差不多
可以知道当初他沉默时在
想些什么。不外乎是感叹骨

肉亲情之间的情感淡薄，以
及由此而带来的难以排解
的孤独。他老了，他不得不
承认这个事实。

很快，我搬家了，从西
城区搬到海淀区。此后，我

再没见过朋友的父亲。直到
上个月，朋友打来电话，说
他的父亲弥留之际，居然念
起了我的小名。这真的有点
让我觉得意外，时间过得真
快啊，和他父亲认识时，我
不过十五岁，现在一晃十年

过去了。朋友在电话那端呜
咽起来，我不知说什么好。
那一瞬间，我选择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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